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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妹
莫
文
蔚
跟
意
大
利
很
有
淵
源
，

高
中
時
考
到
獎
學
金
去
到
北
部
的
里
亞

斯
特
︵T

rieste

︶
附
近
讀
預
科
，
現
在

的
夫
婿
便
是
當
年
的
同
學
和
初
戀
男

友
；
最
近
又
成
為
第
一
個
在
米
蘭
舉
行

個
唱
的
亞
洲
明
星
，
更
獲
省
政
府
頒
贈
文
化

大
使
殊
榮
，
在
典
禮
上
還
用
流
利
意
文
致

詞
。
最
妙
的
是
，
妹
妹
的
生
日
是
六
月
二

日
，
剛
好
跟
意
大
利
國
慶
是
同
一
天
，
所
以

她
自
己
也
常
說
笑
道
，
差
不
多
可
以
算
是
半

個
意
大
利
人
。

提
起
意
大
利
國
慶
，
六
月
二
日
其
實
是
共

和
國
國
慶
，
紀
念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飽

受
法
西
斯
主
義
之
害
的
全
國
人
民
投
票
取
消

帝
制
，
連
薩
伏
伊
︵Savoia

︶
王
室
也
被
流

放
國
外
。
比
起
一
八
六
一
年
意
大
利
建
國

時
，
原
為
撒
丁
尼
亞
國
王
的
維
克
多
伊
曼
紐

二
世
︵V

ictor
Em
m
anuel

II

︶
被
擁
立
為

統
一
了
的
意
大
利
的
國
王
，
情
況
簡
直
判
若

天
淵
。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
意
大
利
依
然
是
由
許
多

個
各
自
為
政
的
城
邦
組
成
，
其
中
有
些
更
是

由
奧
匈
帝
國
統
治
。
但
在
拿
破
崙
戰
爭
結
束

之
後
，
意
大
利
人
漸
漸
萌
生
統
一
建
國
的
宏

願
；
這
個
政
治
運
動
稱
為R

isorgim
ento

，

即
是﹁
復
興﹂
或﹁
重
新
再
起﹂
的
意
思
。

當
年
許
多
意
大
利
名
人
都
是﹁
復
興﹂
志
士
，
如
著

名
作
曲
家
威
爾
第
︵V

erdi

︶
便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他
的
歌
劇N

abucco

裡
的
︽
希
伯
來
奴
隸
大
合
唱
︾
不

但
成
為
了
統
一
運
動
之
歌
，
連
他
本
人
名
字
的
五
個
字

母
也
被
用
作
擁
立
國
君
口
號
的
縮
寫
：﹁V

ittorio
Em
anuele,R

e
D
'Italia

﹂
︵
維
克
多
伊
曼
紐
，
意
大

利
國
王
︶
。

但
若
論
對
意
大
利
建
國
厥
功
至
偉
的
人
，
則
是
公
認

為
堪
稱﹁
風
塵
三
俠﹂
的
馬
志
尼
︵M

azzini

︶
、
加

富
爾
︵C

avour

︶
和
加
里
波
第
︵G

aribaldi

︶
。
馬
志

尼
︵1805-1872

︶
是﹁
年
輕
意
大
利﹂
︵La

giovine
Italia

︶
政
治
運
動
的
發
起
人
，
鼓
吹
脫
離
奧
匈
帝
國
統

治
而
建
立
一
個
統
一
獨
立
的
共
和
國
；
他
滿
腔
熱
血
，

代
表
了
意
大
利﹁
獨
立
之
心﹂
。
至
於
身
為
伯
爵
的
加

富
爾
︵1810-1861

︶
，
則
是
個
運
籌
帷
幄
的
政
治

家
，
使
用
精
明
外
交
手
段
聯
合
了
意
大
利
各
城
邦
，
立

國
後
成
為
了
第
一
任
首
相
；
他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意
國

﹁
獨
立
主
腦﹂
。

而
三
人
之
中
最
富
浪
漫
英
雄
色
彩
的
，
便
是
代
表
了

﹁
獨
立
之
劍﹂
的
加
里
波
第
︵1807-1882

︶
。
這
位

意
大
利
的
國
家
英
雄
，
為
祖
國
戎
馬
一
生
，
所
領
導
的

﹁
紅
衣
軍﹂
全
由
志
願
者
組
成
，
尤
擅
游
擊
戰
術
，
聯

合
了
南
方
大
小
城
邦
後
，
再
解
放
了
西
西
里
和
那
不
勒

斯
。
他
對
士
兵
最
慷
慨
激
昂
的
其
中
一
次
演
說
中
，
有

這
樣
的
名
句
：﹁
我
不
能
給
予
你
們
報
酬
、
糧
食
或
棲

身
之
所
；
我
只
能
給
予
你
們
飢
渴
、
長
征
、
戰
鬥
和
死

亡
。
你
們
當
中
有
誰
胸
懷
愛
國
之
心
的
，
便
跟
我
來

吧
！﹂
建
國
大
業
完
成
後
，
他
功
成
身
退
，
拒
絕
了
一

切
榮
譽
，
與
愛
人
歸
隱
田
園
，
頗
有
古
代
俠
者
之
風
。

時
至
今
日
，
無
論
你
去
到
意
大
利
哪
一
處
的
城
鎮
，

都
必
定
可
以
找
到
名
叫﹁
馬
志
尼
路﹂
、﹁
加
富
爾

路﹂
和﹁
加
里
波
第
路﹂
的
街
道
。

意大利建國「風塵三俠」

暴
雨
在
窗
外
轟
鳴
。
我
和
一
位
副
縣
長
圍
坐
在
一
家
酒
店

裡
，
商
討
他
下
一
步
的
仕
途
方
向
。
當
他
全
身
起
立
，
抓
起
三

枚
錢
幣
鄭
重
地
舉
向
天
空
時
，
頭
頂
突
然
發
出
一
陣
震
破
蒼
穹

的
驚
雷
巨
響
，
賊
亮
的
閃
電
像
天
空
噴
火
一
樣
把
我
們
照
得
面

面
相
覷
。
在
雷
鳴
電
閃
之
中
，
他
搖
出
了
一
個﹁
震﹂
卦
。
我

說
：﹁
結
論
已
經
很
明
顯
：
占
震
得
雷
，
天
助
人
願
，
震
為
雷
、
為

動
、
為
侯
、
為
龍
、
為
東
方
，
又
有
震
驚
百
里
之
威
，
待
到
來
年
農

曆
二
月
初
二
日
龍
抬
頭
的
一
天
，
你
必
定
會
在
百
里
之
外
的
東
方
，

升
任
一
把
手
縣
長
。﹂
他
雖
半
信
半
疑
，
還
是
滿
臉
喜
悅
地
感
歎
：

﹁
這
個
雷
打
得
確
實
很
奇
怪
。﹂
到
了
第
二
年
農
曆
二
月
初
二
，
他

果
然
接
到
市
委
組
織
部
通
知
：
要
他
做
好
準
備
，
馬
上
就
要
到
東
方

某
縣
就
任
代
縣
長
一
職
。

震
卦
專
門
探
討
應
對
震
動
和
驚
變
的
策
略
。
卦
辭
說
：﹁
震
亨
，

震
來
虩
虩
，
笑
言
啞
啞
。
震
驚
百
里
，
不
喪
匕
鬯
。﹂
震
卦
本
性
為
動
，
在
天

為
雷
，
於
人
事
為
長
子
、
為
驚
變
，
是
陽
氣
復
甦
和
發
動
的
標
誌
，
所
以
具
有

亨
通
前
景
。
驚
雷
就
在
人
們
的
頭
頂
上
劍
拔
弩
張
地
連
番
爆
炸
，
把
每
一
個
身

臨
其
境
的
人
震
得
誠
惶
誠
恐
，
無
不
感
到
生
命
的
脆
弱
和
天
地
的
威
光
。
只
有

飽
經
世
故
的
人
見
慣
不
驚
，
談
笑
如
常
，
因
為
他
知
道
雷
聲
都
不
過
是
春
回
大

地
時
必
然
發
出
的
宇
宙
的
響
動
。
古
代
在
宗
廟
中
祭
祀
時
常
由
長
子
擔
任
祭

主
，
是
因
為
他
幹
練
、
鎮
定
，
手
中
用
於
祭
祀
的
酒
具
不
會
被
駭
然
炸
響
的
百

里
奔
雷
震
落
在
地
。
一
個
雷
暴
就
代
表
着
一
場
驚
變
，
一
場
驚
變
就
如
同
一
聲

驚
雷
，
要
讓
連
綿
不
絕
的
陣
陣
驚
雷
成
為
穿
透
靈
魂
的
聲
聲
震
撼
，
徹
底
收
起

一
切
渺
小
和
可
笑
的
妄
念
和
貪
心
，
重
新
撥
正
人
生
航
向
；
要
在
這
令
天
地
大

作
的
雷
聲
中
磨
練
自
己
的
膽
識
和
智
慧
，
遊
刃
有
餘
地
處
置
和
穿
越
撲
面
而
來

的
一
切
驚
天
事
變
。

初
九
、
震
來
虩
虩
，
後
笑
言
啞
啞
，
吉
。
一
件
重
大
事
件
突
然
發
生
了
，
這

消
息
像
晴
天
霹
靂
一
樣
把
他
震
得
目
瞪
口
呆
，
整
個
世
界
彷
彿
就
要
從
此
殘
破

不
全
。
世
間
沒
有
永
遠
堅
不
可
摧
的
事
物
，
也
沒
有
任
何
不
可
思
議
的
事
情
不

會
發
生
，
他
必
須
收
起
那
些
執
着
的
妄
念
和
狹
隘
的
算
計
，
加
倍
珍
惜
並
握
緊

生
命
。
明
天
的
太
陽
照
樣
會
準
時
升
起
，
生
活
的
車
輪
依
舊
滾
滾
向
前
。

六
二
、
震
來
厲
，
億
喪
貝
，
躋
於
九
陵
，
勿
逐
，
七
日
得
。
一
批
明
火
執
杖

的
強
盜
在
光
天
化
日
之
下
從
天
而
降
，
他
們
像
狂
風
一
樣
把
他
家
裡
的
財
寶
席

捲
一
空
，
又
像
狂
風
一
樣
向
着
遠
方
的
高
山
滾
滾
而
去
。
他
沒
有
哭
喊
，
也
沒

有
追
逐
，
只
是
發
出
一
聲
冷
笑
：
這
群
強
盜
竟
敢
在
這
法
網
高
張
的
時
刻
頂
風

作
案
，
是
何
其
的
猖
獗
與
幼
稚
！
他
的
被
搶
的
財
物
正
好
成
了
為
民
除
害
的
線

索
和
誘
餌
。
他
選
擇
迅
速
向
官
府
報
案
，
堅
信
過
不
了
幾
天
，
不
僅
是
他
，
所

有
無
辜
者
被
搶
的
財
物
都
會
物
歸
原
主
。

六
三
、
震
蘇
蘇
，
震
行
無
眚
。
這
是
一
個
向
來
膽
小
怕
事
卻
又
偏
愛
歪
門
邪

道
的
人
，
終
於
在
圖
謀
不
軌
時
被
人
們
逮
住
成
了
甕
中
之
鱉
。
他
被
這
場
突
如

其
來
的
變
故
震
得
魂
飛
魄
散
，
自
覺
地
縮
成
一
團
已
經
嚇
得
半
死
的
等
待
宰
割

的
獵
物
。
在
僥
倖
撿
回
一
條
小
命
之
後
，
他
再
也
不
肯
邁
出
家
門
一
步
，
一
見

到
充
滿
陽
光
的
世
界
就
止
不
住
心
驚
肉
跳
，
他
已
經
被
極
度
的
恐
懼
抽
空
了
脊

樑
。
他
其
實
應
該
通
過
這
場
驚
懼
徹
底
認
清
絕
境
和
出
路
，
從
此
改
邪
歸
正
，

蹈
厲
奮
發
，
在
他
腳
下
展
開
的
仍
然
是
一
條
可
以
像
常
人
一
樣
放
膽
前
行
的
平

坦
大
道
。

九
四
、
震
遂
泥
。
曾
經
目
睹
過
一
個
個
權
勢
人
物
的
垮
台
和
受
審
，
絲
毫
引

不
起
他
的
警
覺
和
畏
懼
，
總
以
為﹁
多
行
不
義
必
自
斃﹂
的
歷
史
規
律
在
他
身

上
可
以
網
開
一
面
，
他
已
經
被
想
像
中
的
峰
巔
盛
境
照
耀
得
豪
情
萬
丈
，
決
心

在
橫
行
逆
施
的
道
路
上
鋌
而
走
險
，
終
於
被
一
場
勢
若
奔
雷
的
政
治
風
暴
擊

倒
，
生
命
頓
時
毛
羽
零
落
，
圍
困
他
的
泥
濘
已
經
無
邊
無
際
。

六
五
、
震
往
來
厲
，
億
無
喪
，
有
事
。
一
場
令
人
震
驚
的
事
故
剛
剛
落
幕
，

另
一
場
新
的
更
大
的
事
故
又
接
踵
而
至
，
危
機
是
這
樣
的
讓
人
應
接
不
暇
，
把

他
撕
扯
得
疲
於
奔
命
。
他
簡
直
成
了
所
有
災
難
的
中
心
。
但
他
以
兵
來
將
擋
、

水
來
土
掩
的
氣
概
，
沉
着
有
力
地
處
置
着
一
切
突
發
性
事
件
，
居
然
保
住
了
億

萬
財
產
秋
毫
無
犯
。
他
的
本
領
顯
然
已
經
超
出
了
處
置
危
機
的
意
義
，
在
這
個

多
事
之
秋
，
他
應
該
為
天
下
蒼
生
承
擔
更
大
的
重
任
。

上
六
、
震
索
索
，
視
矍
矍
，
征
凶
；
震
不
於
其
躬
，
於
其
鄰
，
無
咎
；
婚
媾

有
言
。
接
二
連
三
的
巨
大
驚
變
，
把
他
的
身
體
和
心
靈
擊
打
得
千
瘡
百
孔
、
一

蹶
不
振
，
乃
至
一
聽
到
門
外
有
人
高
聲
喊
叫
，
他
就
止
不
住
渾
身
顫
抖
；
看
到

有
人
迎
面
走
來
，
他
的
眼
睛
就
惶
恐
如
一
隻
驚
弓
之
鳥
。
他
已
經
成
了
被
災
難

蹂
躪
過
的
窩
囊
廢
物
。
像
他
這
種
狀
態
，
如
果
去
上
戰
場
打
仗
，
等
於
是
給
敵

人
敬
獻
俘
虜
；
他
已
經
失
去
了
做
人
的
基
本
能
力
和
勇
氣
，
唯
一
的
用
處
是
隨

時
都
能
以
息
事
寧
人
的
姿
態
面
對
鄰
里
糾
紛
，
只
是
，
他
不
得
不
承
受
來
自
他

的
妻
子
的
絕
望
與
鄙
夷
。

震卦

牛
津
英
文
字
典
新
增
一
批
源
自

中
文
詞
彙
，
強
調
是
港
式
英
文

︵H
ong
K
ong
English

︶
，
港
人

與
有
榮
焉
，
本
報
也
有
詳
盡
報

道
。

新
增
的
十
三
個
詞
，
以
食
為
先
，
與

香
港
東
方
美
食
中
心
地
位
吻
合
，
包
括

叉
燒
︵
強
調
是
粵
式
烹
飪
，
派
生
出
叉

燒
包char

siu
bun

，
叉
燒
肉char

siu
pork

和
叉
燒
飯char

siu
rice

三
個

詞
︶
，
還
有
奶
茶
︵
用
淡
奶
調
製
，
香

港
特
色
︶
、
燒
味
︵siu

m
ei)

、
飲
茶

︵yum
char

︶
、
街
坊
︵kaifong

︶
，

而
搵
食
的
地
方
叫
大
排
檔
︵dai

pai
dong

︶
。

有
些
港
式
美
食
，
在
海
外
如
倫
敦
，

已
有
現
成
英
文
翻
譯
，
譬
如
叉
燒
，
叫

barbecue
pork

︵

燒

肉

叫

roast
pork

︶
，
鬼
佬
︵gw

eilo

︶
都
知
道
，
不
會
搞
錯
，

現
在
確
定
為char

siu

，
是
粵
語
，
洋
人
眼
中
，
海

外
中
餐
，
還
是
粵
菜
為
主
。

香
港
因
緣
際
會
，
成
為
中
英
文
化
交
流
熔
爐
，

牛
津
字
典
收
錄
港
式
英
文
，
內
地
權
威
的
現
代
漢

語
詞
典
也
引
進
港
譯
英
文
名
詞
，
譬
如
巴
士
、
的

士
，
還
進
一
步
發
明﹁
打
的﹂
這
個
時
髦
動
詞
出

口
香
港
。

外
來
詞
彙
不
僅
屬
於
文
化
，
有
時
還
涉
及
歷

史
，
源
自
不
愉
快
的
經
驗
，
譬
如kow

tow

︵
磕

頭
︶
已
成
通
用
英
文
，
是
一
場
外
交
衝
突
的
結

果
。
而
上
海
英
文
譯
名Shanghai

，
英
文
原
意
不

幸
是
賣
豬
仔
︵
脅
持
、
誘
拐
︶
，
是
十
九
世
紀
華

工
血
淚
史
一
頁
。

說
起
唐
人
街
中
華
美
食
，
英
文
裡
有C

hinese
restaurantsyndrom

e

︵
中
國
餐
館
綜
合
性
症
︶
這

個
詞
，
指
味
精
下
得
太
多
，
外
國
人
吃
了
之
後
有

心
跳
頭
暈
的
不
良
反
應
。

港式英文

天
公
不
作
美
，
罕
有
地
五
月
天
掛
紅
色
暴
雨
警
告
訊
號
又
掛

三
號
強
風
信
號
，
真
要
大
嘆
一
句﹁
奈
何
天﹂
！
常
言
道﹁
五

窮﹂
似
乎
只
用
在
股
市
中
，
但
如
此
惡
劣
天
氣
，
對
零
售
、
旅

遊
、
飲
食
等
幾
乎
百
業
皆
受
影
響
。
今
年
全
球
經
濟
下
行
，
香

港
豈
能
獨
善
其
身
？
據
聞
倒
閉
破
產
數
字
陸
續
有
來
，
不
在
少

數
，
做
老
闆
者
當
然
憂
心
忡
忡
謹
慎
萬
分
；
打
工
仔
也
緊
握
飯
碗
怕

丟
掉
，
市
面
漸
見
蕭
條
。

如
此
惡
劣
環
境
，
好
消
息
欠
奉
。
若
然
真
要
揀
一
個
較
受
歡
迎

者
，
就
是
立
法
會
大
比
數
通
過
強
積
金
新
條
例
：
引
入
核
心
基
金
，

收
費
封
頂
。
強
積
金
限
無
封
頂
式﹁
抽
水﹂
，
本
港
僱
員﹁
止
血﹂

受
小
惠
，
總
算
是
好
消
息
。
可
惜
實
施
日
期
未
定
，
期
待
香
港
如
此

高
之
行
政
速
度
，
希
望
在
本
年
度
能
實
施
。
環
顧
強
積
金
實
施
至
今

快
十
六
年
，
種
種
條
款
特
別
是
管
理
收
費
備
受
批
評
。
事
實
上
，
十

多
年
之
政
策
早
需
要
檢
討
，
與
時
俱
進
，
令
打
工
仔
真
正
受
益
，
令

市
民
真
正
老
有
所
靠
。
其
實
，
包
括
公
務
員
在
內
也
是
受
益
者
，
若

然
如
是
大
家
都happy

，
何
樂
而
不
為
？

華
人
投
資
喜
買
磚
頭
。
近
年
來
，
股
票
市
場
興
旺
，
轉
而
投
入
買

股
票
的
資
金
漸
多
，
包
括
大
媽
在
內
，
股
民
人
數
日
漸
龐
大
，
不

過
，
股
民
在
股
市
投
資
的
常
識
有
待
加
強
，
才
能
令
回
報
增
加
。
不

過
，﹁
一
命
、
二
運
、
三
風
水﹂
，
在
全
球
經
濟
一
體
化
的
今
天
，

市
場
翻
雲
覆
雨
，
真
正
能
獲
利
者
似
乎
並
不
多
。
回
頭
講﹁
五
窮
、

六
絕
、
七
翻
身﹂
這
句
警
世
語
，
究
竟
你
在﹁
六
絕﹂
後
才
入
市
抑

或﹁
五
窮﹂
時
逐
步
入
市
呢
？
可
要
考
考
你
的
智
慧
了
。

華
人
喜
買
磚
頭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但
是
樓
市
的
升
跌
盛
衰
因
素
複

雜
，
最
近
常
困
擾
市
道
者
，
似
乎
利
息
升
跌
影
響
頗
大
。
其
實
，
我

以
為
最
重
要
還
是
經
濟
前
景
的
影
響
，
如
果
經
濟
下
行
，
購
買
者
入

息
下
跌
甚
至
失
業
，
這
才
是
置
業
者
最
重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
曾
幾
何

時
，
我
曾
勸
導
有
意
入
市
置
業
者
，
特
別
是
剛
從
學
校
進
入
職
場
的

青
年
，
一
定
要
考
慮
自
己
的
實
力
，
量
力
而
為
，
否
則
過
度
借
貸
，

如
果
環
境
有
變
，
生
活
有
壓
力
，
自
身
財
政
支
出
無
法
負
擔
，
最
終
血
汗
錢
付

諸
東
流
甚
至
一
生
負
債
的
話
，
又
何
來
講
究
提
升
生
活
質
素
呢
？
最
重
要
是
一

旦
經
濟
有
改
變
，
就
職
收
入
是
打
工
仔
最
常
警
惕
最
需
要
考
量
的
關
鍵
所
在
。

不
經
不
覺
，
二
零
一
六
年
將
過
去
一
半
，
我
們
也
是
時
候
在
半
年
作
一
小
結

了
。 望今年實施強積金收費封頂

有
時
我
會
在
想
怎
樣
過
自
己
的
生
活
？
相
信
很
多
人
也
希
望

擁
有
一
個
奢
華
的
生
活
，
每
天
不
用
擔
憂
金
錢
上
的
問
題
，
一

個
舒
適
的
環
境
，
擁
有
自
己
的
物
業
及
家
庭
。
對
於
自
己
來

說
，
以
前
的
我
可
能
也
有
以
上
的
思
想
，
但
人
大
了
，
很
多
在

生
活
上
預
計
不
到
的
事
情
出
現
，
倒
不
如
過
着
平
凡
的
生
活
也

不
錯
。
不
過
，
就
算
追
隨
着
平
凡
生
活
的
概
念
，
也
未
必
一
定
可
以

過
得
平
凡
。

在
生
活
上
，
每
一
天
實
在
有
太
多
不
同
形
式
及
大
小
的
衝
擊
，
無

論
在
工
作
上
也
是
，
在
生
活
上
也
是
，
就
好
像
近
期
也
有
很
多
不
愉

快
的
事
情
在
身
邊
出
現
。

早
前
一
位
在
唱
片
公
司
工
作
的
朋
友
，
年
紀
輕
輕
因
為
感
冒
菌
入

了
內
臟
而
引
發
器
官
衰
竭
後
離
世
，
一
班
圈
中
朋
友
也
感
到
非
常
可

惜
，
更
加
覺
得
原
來
有
很
多
東
西
只
是
小
小
的
問
題
發
生
，
便
可
以

引
致
一
個
生
命
的
結
束
，
我
們
唯
有
好
好
地
保
重
身
體
，
免
受
到
細

菌
侵
襲
。

另
外
一
位
自
己
很
尊
敬
的
親
友
，
雖
然
她
年
事
已
高
大
概
九
十

歲
，
身
體
一
向
非
常
健
康
，
但
早
前
發
現
身
體
患
上
癌
症
。
當
我
知

道
這
個
消
息
之
後
，
不
期
然
地
問
了
一
句
：﹁
為
什
麼
她
到
了
這
個

年
紀
，
還
要
經
歷
這
些
辛
苦
的
病
痛
？﹂
經
過
半
年
時
間
的
治
療
，

今
天
早
上
收
到
她
女
兒
的
短
訊
，
原
來
她
已
在
睡
夢
中
離
世
。
當
我
看
見
這
個

信
息
之
後
，
腦
海
湧
現
了
十
年
前
她
跟
我
說
的
一
些
話
，
記
得
當
天
，
在
祖
母

的
喪
禮
上
，
她
很
有
心
地
前
來
幫
助
，
摺
了
很
多
金
銀
衣
紙
給
祖
母
，
她
還
跟

我
說
：﹁
你
為
祖
母
辦
的
喪
禮
做
得
不
錯
，
相
信
你
祖
母
也
會
感
到
安
慰
。﹂

得
人
恩
果
千
年
記
，
我
也
希
望
為
這
位
尊
敬
的
姑
婆
做
點
事
。

但
不
知
道
近
期
為
什
麼
，
接
二
連
三
收
到
不
好
的
消
息
，
在
得
知
我
的
姑

婆
離
世
消
息
的
下
午
，
又
接
到
曾
經
自
己
最
初
到
加
拿
大
讀
書
時
候
照
顧
我
的

姑
姐
姑
丈
發
生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的
消
息
。

最
初
我
到
加
拿
大
求
學
的
時
候
，
人
生
路
不
熟
，
得
到
了
他
們
的
好
好
照

顧
，
姑
姐
每
天
準
備
健
康
的
食
物
給
我
。
他
們
就
恍
如
我
的
親
生
父
母
，
所
以

當
收
到
這
個
消
息
之
後
，
感
覺
很
震
驚
。
但
原
來
這
件
事
已
經
發
生
一
個
星

期
了
，
因
為
他
們
不
想
我
擔
心
，
所
以
才
遲
了
一
點
才
告
訴
我
知
，
他
們
經
過

多
次
手
術
之
後
已
經
穩
定
下
來
，
而
且
他
們
意
志
力
非
常
強
，
所
以
康
復
的
進

度
也
很
快
，
在
此
希
望
他
們
早
日
康
復
。
所
以
在
我
們
生
活
上
很
多
事
情
也
預

測
不
到
，
只
好
開
開
心
心
過
着
每
一
天
。

突如其來的事情

前些天，網上突然傳來消息，說楊絳病危，嚇
了一跳。平時電話都由保姆吳曉梅接聽，我立刻
打她手機，她一聽是我，就說，是不是看到網上
消息？她說沒有的事，是在入院調理，並非病
危。當時她還說，奶奶問是誰打來的？我告訴她
是陶然，奶奶還點了點頭。小吳還說，七月是奶
奶生日，賀壽的人一定很多。我還說，簡單一點
好，別讓她太累了。我以為一切安好，也就不以
為意。今天突然得知，奶奶走了，叫我一時之間
無法接受冰冷現實。所幸小吳告訴我，奶奶走得
很安詳，她回家了。我翻看《楊絳文集》，看到
〈我們仨〉的最後兩段：「一九九七年早春，阿
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
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
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
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
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
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於今，楊先生也回家
了，我眼前不禁一片模糊。
去年十月，我專程上北京去探望她，一次是剛
抵達北京的次日上午，第二次是離京前的下午。
記得那天臨離開北京的下午，我去三里河楊宅辭
行，她正穿着棉裌襖讀一本書，見我進來，她除
下老花眼鏡，笑着對我說，你來了。我挨着她坐
下，握着她溫暖的手，問是讀什麼書，她說，是
一個已經搬走的樓上鄰居的書。我翻了翻作者和
書名，並非什麼大家的書，卻讓我肅然起敬。普
通作者的作品，她竟然讀得津津有味，她的好

學，她的不專崇名人，她的平易近人，都讓我深
受教益。
記得那年九月去看她，當她看到北師大校園

「敬師松」碑文，看得很仔細，看到我的名字涂
乃賢下面，用括號寫上「陶然」，她笑着說，涂
乃賢沒人知道，陶然就知道了！說起這碑文，是
前幾年，我們知道花園的松樹底下，埋着錢瑗的
部分骨灰，那是部分師生為悼念錢瑗，偷偷地行
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深意。我們覺得應該
給錢瑗一點名份，那時趁北師大書記要我們陪她
去看望楊絳，因為楊絳早已閉門謝客，一般人她
不會接納，我和仁強應該是例外。早在2005年4
月，她給仁強和我的信中就寫道：「應仁強盛
情，我將是你們的楊絳媽媽。」我們也就自認是
「兩個兒子」了。說起應該有個碑文，書記指着
我說，由你起草吧。我應命寫下：「錢瑗
（1937-1997），女，江蘇無錫人，生於英國，
1938年隨父母錢鍾書、楊絳回國。北京師範大學
外語系教授。教學認真，關愛學生深受愛戴。
2004年，其學生張仁強捐資建立『錢瑗教育基
金』，每年給十位優秀教師頒發獎金，以資鼓勵
尊師敬業之風。特立此『敬師松』為記。學生張
仁強、涂乃賢（陶然） 敬立 2011 年 9 月 25
日」，我請楊絳過目，她笑咪咪地拿起筆，畫了
三個圈，說：「我批准了。」後來，敬師松紀念
碑立起來了，從他們拍回的照片中發現，敬立的
名字把張仁強、涂乃賢、陶然並列，我即電話北
師大校友總會負責人，到去年十月我再去母校，

已經把陶然以括號括起來了。
那時，楊絳手抄錢鍾書的舊詩詞，有時抄到下
半夜兩點才休息。小吳把手抄本拿給我看，那是
楊絳一筆一劃抄寫的，有些註釋要用小字，又要
整齊，像印刷體似的，稍微計算不準確，便須重
新用塗改液塗去再來過。因為北京一家出版社準
備將錢鍾書手抄本製版印刷成書公開發售。楊絳
的認真，是有名的。2011年9月，我們去北京探
望她，出版社送來幾本再版的書，我拿了一套，
請楊絳題籤，她笑着指其中的《文論戲劇二
種》，這還要啊？但她都一一簽上：「陶然賢友
存覽 楊絳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仁強本
來怕楊絳累，只要她簽名就算，此時一見，也開
口要她補上，楊絳依舊笑咪咪，打趣說，「你這
是見財起意呀！」我們全都大笑，在笑聲中，她
把仁強寫成仁賢了，是我與仁強的合璧吧？小吳
說，不用塗改液了，但她堅持重寫，充分體現她
的認真精神。
2008年12月24日她給我和仁強寫信，她說：

「接到《香港文學》，特厚，打開一看，裡面多
了一本《城市文藝》，我老記着錢瑗的話，『以
後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兩本刊物上的大
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蒼默祐，陶然當《香港
文學》總編，支持下來了，文章篇篇好，《城市
文藝》的一篇（按：指我在該刊寫的記仁強的
〈歲月悠悠，也匆匆〉，文內有提及我們的老師
錢瑗），尤令我神往。你們真是善人，瑗瑗最可
憐的時候，得到你們的同情，幫她抵禦了所有凌
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按：錢瑗的丈夫）去世
十天之後，就要下放幹校，錢先生早已下幹校，
家裡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媽媽心痛她，不放心，
反來安慰我說：『媽媽，你放心，有人同情
我。』你們的同情，她終身不忘。你們兩個善人

有善緣，也結成了終身的好友；我也由你們一念
之仁，和你們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歲月悠
悠，也匆匆〉細細讀了兩遍，不勝感動。」
2004年12月，我應邀去印尼開會，正碰上海
嘯，楊絳即寫信給我，「前從仁強來信得知你到印
尼開會，不知已平安歸否？甚念甚念。盼給我一短
信。」後來她又給我和仁強一信：「我聽仁強說，
乃賢到印尼開會，報見印尼海嘯，擔心了幾天後得
乃賢電話才放下心。」關切之情，表露無遺。我心
裡特別感動。其實印尼號稱千島之國，幅員遼闊，
海嘯地段不靠近爪哇島，所以無事。
2011年9月，我們抵達北京次日上午，就去三
里河探望楊絳，7月她剛過百歲大壽，她留我們午
飯，大家圍坐着吃小吳做的河南滷麵，雖然沒有
明說，但我們心裡都清楚，大約是補慶的意思
吧？記得那天楊絳特別開心，吃着吃着，她開口
提議，我給你們唱兒歌吧！當然轟然叫好。楊絳
唱起來了，應該是久遠的歌了，唱得很動情，好
像回到了童年時代，雖然以前沒有聽過，但我們
都聽得癡了。
但怎麼可能？去年十月我特意飛北京看她時，
她明明還起身送我到門邊，我擁抱她，我握着她
的手，溫暖。小吳在一旁說：「奶奶一百零五歲
了。」楊絳說：「一百零六歲！」我和小吳笑着
說，是一百零六歲！哪裡料到，言猶在耳，笑聲
依舊，楊絳媽媽
就這樣「回家
了」。想必她是
回去找錢鍾書和
錢瑗，「我們
仨」又重聚在溫
暖的地方。

楊絳回家了！
百
家
廊

陶
然

近
日
翻
看
旅
行
筆
記
，
原
來
上
次
去
米
蘭

已
是
兩
年
前
。
途
中
某
晚
跟
朋
友
外
出
吃

飯
，
鄰
桌
的
本
地
人
介
紹
我
們
去
看
危
地
馬

拉
行
為
藝
術
家R

egina
Jose

G
alindo

的
作

品
展
，
第
二
天
便
冒
着
毛
毛
雨
去
看
。

G
alindo

︵
歌
琳
多
︶
生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
很

年
輕
已
在
國
際
成
名
，
常
以
自
己
女
性
身
體
為

﹁
材
料﹂
，
以
不
同
方
式
經
歷
極
度
的
肉
體
或
精

神
痛
苦
，
讓
觀
眾
感
到
恐
懼
、
痛
苦
和
無
助
。
危

地
馬
拉
也
多
災
多
難
，
經
過
三
十
多
年
內
戰
，
至

今
各
種
政
經
和
貧
窮
問
題
仍
嚴
重
，
女
性
更
備
受

歧
視
和
暴
力
對
待
，
她
就
是
以
身
體
表
達
這
些
感

覺
，
獲
國
際
獎
項
甚
多
。
我
們
在
米
蘭
看
到
的
，

只
是
她
作
品
的
錄
像
和
照
片
，
已
非
常
震
撼
。

她
最
為
人
知
的
作
品
，
應
是
二
零
零
三
年
的
︽
誰
能
抹
去

痕
跡
？
︾
：
她
在
危
地
馬
拉
首
都
，
用
沾
着
血
的
光
腳
，
在

鬧
市
中
走
了
一
段
路
。
錄
像
所
見
，
並
沒
有
引
起
路
人
注

意
，
也
沒
途
人
好
奇
跟
着
她
。
後
來
記
者
訪
問
她
，
她
說
那

個
過
程
只
用
了
四
十
五
分
鐘
，
然
後
就
去
公
園
的
噴
水
池
洗

淨
雙
腳
，
再
吃
了
點
東
西
，
就
回
去
工
作
，
並
沒
大
鑼
大

鼓
，
只
當
是
完
成
了
一
項
工
作
而
已
。

她
的
作
品
大
多
都
令
人
不
安
，
比
如
有
段
錄
像
就
拍
下
她

探
討
死
亡
。
先
是
在
一
個
像
醫
院
的
地
方
，
她
躺
在
床
上
，

任
別
人
推
來
推
去
擺
佈
，
再
把
她
運
到
郊
外
某
個
像
墳
場
的

地
方
，
把
她
放
進
棺
材
，
還
掘
了
個
洞
，
把
棺
材
埋
進
去
。

藝
術
家
經
歷
了
完
全
像
真
的
死
亡
黑
暗
，
觀
眾
很
難
不
感
受

到
。
但
說
得
太
多
就﹁
劇
透﹂
了
，
有
興
趣
的
可
上
網
看
。

她
也
有
些
較
輕
鬆
的
東
西
，
像
一
個
叫A

ngelina

的
作

品
，
是
她
限
定
自
己
在
一
個
月
內
，
無
論
去
哪
兒
，
都
穿
着

傳
統
的
女
傭
制
服
。
她
說
開
始
時
覺
得
很
有
趣
，
但
日
復
一

日
，
變
得
難
過
起
來
。
作
為
一
個
傭
人
，
且
是
窮
女
傭
，
人

們
就
認
定
她
沒
受
過
教
育
，
出
身
曖
昧
，
很
多
場
所
也
不
讓

她
進
去
，
人
們
的
目
光
和
語
氣
也
愈
發
輕
蔑
。
一
個
月
後
，

她
說
自
信
跌
至
零
。
另
一
個
好
玩
的
作
品
，
是
她
上
影
樓
拍

了
輯
隆
重
的
婚
紗
照
，
在
水
晶
燈
下
非
常
美
麗
，
註
腳
是

﹁
為
一
件
從
沒
發
生
過
的
事
作
個
記
錄﹂
，
有
點
意
思
。

危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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